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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情正在我輩》







































       
 編者的話；
       謝謝你翻開了文苑，把目光留在一頁，這一行。
 































    「我真的很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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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鍾情正在我輩》 ————中文系系主任 汪春泓老師—2


























































































































































































































































































以為就能把傷口縫起來    












































































       
































































































































































































然而          





























































































菩提成綠蔭，明鏡掛朱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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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4》                
中文系畢業生
麻瘋
           
    「我 ...... 最近可能愛上了一個女孩。」蕭遠乾了一杯
啤酒後說道。
    這是我認識蕭遠以來第二、三十次聽到這句說話，我
若無其事地點頭道：「嗯，然後呢？」
    「不！這次跟以往不同，為了她我已經跟霜霜分手
了。」蕭遠這樣說著，但我也不以為然，因為根據他過往
的記錄，他換女朋友的速度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卻露出了一副嚴肅的神情，說道：「我沒有開玩笑，
雖然圖片是朦朧的，但我的愛卻是澄明得很。」
    我把手中的酒杯乾了，帶點詼諧地問他：「你是不是把
霜霜的愛情小說看太多了？」
    直到一個星期後，我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蕭遠買了
兩張前往南京的機票，說要我跟他一起去。
    「你別瘋好嗎？」我開始對他的瘋狂感到不耐煩，「明
天還要上班呢！」
    蕭遠用一副萬事俱備的表情道：「我幫你向人事部請了
一個星期的假期了。」
     「什麼？」














    「問題是，先不論你為什麼會愛上一個 ...... 一個古人，
但她也不可能愛上你，難道她能預知你出生嗎？」我一邊
收拾一邊問道。





     我努力地把我的白眼壓回去，問道：「你為什麼那麼肯
定你愛的是她？明明有霜霜條件這樣的好女友在身邊。」
    「她的確是好女孩，但是，當我看見那張照片中的女孩，
我感覺到自己就像是靈魂缺失的那一部份被填滿了一樣，
你能夠明白嗎？」
    我沒有回答他，不是因為我對他「靈魂」的話題不感興
趣，而是我在思考：到底稱呼一個比自己年長一百多年，
而且已經仙遊的女性作「女孩」是否合適？















    我用半桶水的普通話說了兩句「梨姣」後，小丁搭着
我們的肩出發前往停車場，我幾經辛苦才掙脫了他的「魔
爪」。
    蕭遠沒有向我解釋他跟小丁認識的過程，而我對這個熱
情的陌生導遊也一直保持着戒心，然而，當我看見他一雙
「圓蹄」以高速抖動的方式前進時，卻也只能尷尬地忍笑。



























    走了一段路，原本凌亂叢生的雜草高度明顯下降不少，
周遭的植物也沒之前茂密，小丁解釋我們其實已經走到接
近山頂的地方，而我也看到不遠處有一座山墳立在眼前。












       
   「啊樂，可不可以代我拿斧頭把棺材劈開？」蕭遠請求
道。
    「什麼？這種情況通常不是要自己親自來嗎？」我問道。
 
    蕭遠拿出濕紙巾和鏡子，說道：「畢竟是第一次見面，
像現在這樣亂糟糟不太妙吧 ......」




    小丁說道：「蕭先生，說實在我也不懂你幹這有什麼意
義，但是這種沒賠葬品的我們很少動，錢你之前已經給了，
那我先走了。」
    我不明所以地問道：「他不帶我們下山的嗎？如果天色
黑了我們自己下山很危險。」
    蕭遠似乎梳整完畢：「讓他在開棺前下山是我跟他的協
議 ...... 啊樂，如果你怕危險，你可以先跟他下山。」
    「那你怎麼辦？你自己一個人走嗎？」
    蕭遠看看棺木，說道：「現在的顧不了這麼多 ...... 你自
己決定吧，我就不走了。」
    我當然不打算把他拋下一個人於這深山之中，只好在旁
邊看著他完成這一切。




    回過頭來，蕭遠已經用長斧把棺蓋劈開，屍身已腐化成
一具白骨，他用手輕托白骨的脖子，雙眼與白骨頭上兩個
空洞對上，然後道：「果然，妳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對眼前場景已經失去了分析能力，只能看著他與白骨
深情對目，儘管在我看來那只是兩個空虛的洞子。
    忽然間，蕭遠不知從哪兒掏出一把手槍，指向自己的太
陽穴，過程沒有一絲猶豫。













    最後，我衝口而出，問道：「你怎知道她會愛你？」
    蕭遠微微一笑：「我不知道，所以我才要去確認。」然
後便扣動了扳機。
    「砰。」
 
       
    我是程英蓮，負責接手調查五年前發生於南京的港人槍
殺案的警察，說起來，這件案件當年真的非常誇張，觸動
了內地公安和香港警察，但奈何兩地合作也未能捕獲真兇。
    儘管這件懸案已被世人淡忘，但我仍深信，世上並沒有
破不了的案，只是有些細節我們並未能發掘。







    難以置信的是，五年來，內地公安和香港警方都找不到
作為本案第一嫌疑人的許樂。
   香港警方也沒有閒著，他們曾找來死者蕭遠的女朋友—
秦霜問話。







     她是唯一一個在案發過後見過許樂的人。





    案件的唯一進展，是有人在三年前發現案發現場多了兩
個酒瓶，一個全空，一個全滿，空瓶上印有許樂的指紋，
但內地公安仍沒有找到許樂的蹤影。




    忽然傳來一陣敲門聲，原來是同僚毛二，毛二把門推開，
道：「英蓮，去吃飯不？」
    我沒有把目光抽離於文件之中，回道：「不了，我工作
還未完。」




     我嗔道：「你管我！」
    毛二用手上的文件輕拍我的頭，笑道：「那工作也要填
飽肚子吧，走吧，這是上司的命令。」說完後，便把文件
隨意地扔到桌上，然後把我活生生拉出那蒼白的資料室。
    毛二把資料室的門鎖上，說道：「無法解決的案子只是
那種平淡無奇的案件，不值得我們浪費時間。」
    我呆在門前，而毛二則漸行漸遠 ......
  「這是福爾摩斯說的，妳有看過嗎？」
   我緊隨他的步伐，笑道：「你大概是偵探小說看太多了。」




    早晨起來，像往常一樣順手翻看微信朋友圈，我順流
而下的視線滑到 Jessie 發的圖文時，被這 5.5 英寸的 Optic 
AMOLED 屏幕的意外俘獲：
     不幸消息：傻貓今早回喵星了。
    配圖是，我所住的宿舍樓 The Jockey Club Hall E(HE) 樓
下的貓——傻貓躺在紙殼盒子裏，腦袋像是失去了支撐力
似的靠著盒子邊緣。
    或許這只是為了配合文字動量而隨手選的日常照片呢？







    話說回來，我從未見過哪個學校如此珍視貓——這如小
行星般遊弋於廣袤都市銀河的生靈。
    來校之前，我就知曉了嶺南貓遠揚的威名：貓是嶺南
大學的一張名片，不僅貓在校園地圖上都有標註出來，還
有個社團叫貓社——由一群熱心的義工組成的嶺南貓關注



































     時興一詞——「貓奴」。但我不覺自己做了什麼奴隸，
倒是一廂情願地認為傻貓與我關係友好、親近而能把控洛










    皆盡顯尊榮，渾然天成而無可挑剔。我想過，傻貓雖只
算是貓中平凡的一隻，但潛藏的哲思與深意，定然遠超眼
下生活，以及將來的所有預計。












    想到這，站在食堂門口的我向 Jessie 發的圖文再次投以
Huygens 號式的評論：「貓跑了嗎？」。
    未幾，電波終得回應：Jessie 給我發了張圖，大意是傻
貓遭流竄校園的野狗襲擊，義工送至醫院終告不治。
    我吃過飯，回宿舍路上，留心那確實沒了蹤影的往昔之
跡。樹影截斷日落暉光，卡納維拉爾角 (Cape Canaveral)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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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寂靜。傻貓似去了罷，如夏至遠逝。今天下午，透過
窗，我看到不少人來到 Hall E 前的 O 型平地，或駐足，或
尋尋覓覓，還有年邁的外國人若有所思的凝望。





    我慌忙起身，於紗窗緊掩的宿舍中舉目遠眺。何至於愚
鈍如此，居然把這重要的日子忘了！卡西尼號於香港回歸
後三個半月發射，在綿渺太空中踽踽獨行，環繞土星長達
13 年之久。燃料耗盡的它為了不危及土衛二 (Enceladus) 冰
下海可能存在的生命萌芽，毅然化作流星破雲，在土星大
氣秒速 500 米的驚天狂風中散去身形 ......












      天人交感，熱淚奪眶，誠不能書。
15,9,2017
於 HE.




      < 歷史的天空爬滿梧桐 >









       < 大葉•紫薇 >
       校園的大葉紫薇遭受災難了。
    看見校道上環衛工人推著綠色的手推車，上面裝著剛用
長柄鐮刀從大葉紫薇的樹上割下來的斷臂殘肢，不禁覺得
這種綠化方式是很殘忍的。
    九月中旬。秋風乍起，中午卻依然是一派豔陽天的景象。
陽光嬌好，天空是明淨澄澈的藍。
     夏天校園裏最好看的花是大葉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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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場傳來新生軍訓嘹亮的口號。陽光美好，照耀著他們
       
生機勃勃的 年輕的臉。明年一定會有人會遇見一場盛大的
花事，依然有人為莞工校園關於花和人的傳奇感動著。
   
     我們走在同一條路上，前赴後繼，絡繹不絕……
東莞•松山湖
二零一六•九月•十六
    < 秋將至 >


















     < 錯愛 >
     這是從別人那裡聽來的故事。
 69 
    他關注她的微博。每一條動態下麵都有上萬條回復。她
真的出名了。





     他和她兜兜轉轉，一直小心維持著距離。
     很遠，很近。




    他去她居住的地方。衣著得體，胸襟佩戴著一枝白花。
他離了婚。妻子帶走兩個孩子，他一個人。
    在樓梯的轉角，他們再次相遇。他站在狹窄的樓梯，她
站在高處。
     她側著臉，不看他。
     他揉搓著手。
     半晌，她低下頭，輕聲說：「謝謝你的好意。我只是枯
萎了。」他仰起臉，看著女人低眉垂眼的樣子。她站的位
置，觸手可及。
     很近，很遠。
     他含著淚深深鞠了一個躬。她轉身上樓，他轉身下樓。






     後來，他再娶，她一個人安靜凋謝。
    愛對了時間就是愛情，愛錯了時間就是青春。也許沒有
誰對誰錯。








    他沒有想到，自家的後院竟是埋葬她的墳墓。她每天親
手所植的薔薇，參加了埋葬她的葬禮。














     他是煤礦工人。





     
       
   畢業後兩人結婚，組建了自己的家庭。孩子和家務是她
生活的兩大重心。





















    畢業後一年半載，還聽過他說過這樣的話。只是說的人
不再那麼自信，聽的人也不那麼熱血沸騰。











    在黑暗中，她摸索著呼吸。嗆到了口水，就慌亂地咳嗽
起來，胸口猛烈起伏擠壓著空氣。悶熱中似有絲絲涼意，
像倚在通往鬼門
    關的隧道口吹來的風。他敲第一口釘的時候，「棺材」
發出「咚咚」幾聲悶響。













    「趕緊弄搬走吧，像個棺材晾在那裏……」母親不屈不撓。
    他再看一眼她，看見她微汗的臉泛著潮紅，一綹頭髮落
在額前，隨著她的動作跳躍，像飛舞的黑蝴蝶。
    「等我改天搬」，他說給母親聽，一邊弄他的蜂箱。一
只蜜蜂落在他赤裸的右肩上，他拂手撥去，蜜蜂「嗡嗡」
       
飛幾個圈子，落在一朵沾著露水的薔薇上。母親這才站起
身，返回廚房繼續吃早飯。










     北上，音訊全無。





















    他開始釘第二口釘子。「咚咚咚……」速度均勻，手法嫺
熟。每一下 都像敲在她的心窩裏。
















     釘第三枚釘子，第四枚……還有三枚釘。









       
















     現在她意識到自己正在死去了。









    「如果我有一天消失了，你怎麼找我？」她笑眯眯地問
他。順手給他碗裏裝滿熱騰騰的白粥。
     他瞪圓眼睛，做了一個古怪的表情，「怎麼會消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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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死了呢？」她不屈不撓。
    「不能這麼說」，他立即回避這個話題。
    「說嘛，反正生命還長著呢。」
    他埋頭喝粥，吃得「簌簌」有聲，好像忘記昨夜自己去
廚房找水喝這件事了。
     半晌，才抬起頭，漫不經心說了一句，「我一定找得到
你的。」
     她心裏暖了一下，把剝好的雞蛋放進他碗裏。
     他來找我了嗎？
  
     他怎麼找得到我呢？
     他什麼時候找得到我呢？
        
     他一定會找我的。
     他找得到我吧？
     我在等他呢 ......
    可我很累。等一個人可辛苦了，仿佛已經耗盡我平生所
有的力氣。






       




     夜，徹底安靜了。
    母親來找他。看見他站在後院的薔薇下，機械地撥弄著
澆水的細管子。葉子長得碧綠蒼翠，昨夜一場雨仿佛給她
們的生命注入了甘露，然後她們發瘋地生長。





     後來再也找不到她了。仿佛她真的去遠行了。  
    母親有點賭氣問，「你什麼時候去幫你父親的活？上一
次村裏一個老人下葬，他釘館時砸了手……」
   他心煩意亂，「不想再幹那些活，整天跟死人打交道
的。」
 
   「可你又沒工作……」母親見他臉色不悅，改口道：「你
那破箱子什麼時候弄走了的。」








      < 一程 >




















       
     哦，是麼，這麼快就到站了。好的，好的，再見了。我
可還要坐滿一整程車……
      < 半途 >
































































       


























    原來孤獨真的如此噬人，尤其對於一個正值青春期的男
生而言。

















     長短坦仄，份量都是相同的，不輕也不重。





     而我，總是要坐滿這一整程的。





















    我在北京出生長大，現在離開了，若說除了家人朋友外
還眷戀什麼？我想那就是胡同的味道了。對胡同莫名的情
感牽引著我，在腦海裡展開了一次故地重遊。




     我離開槐柏樹胡同許多年了，卻時常想起。每每抬起
筆，總忍不住寫寫她。



























    要說到悠長的，最有人情味兒的胡同要屬我高三時奮鬥
的東四六條了。
   
       





     六條的人起得早。早上六點多，天矇矇亮時，六條人就
出門了，他們互相搭訕 
    「嘛去啊？」
    「送孩子上學！」
    「欸呦，真夠早的，您小心著點兒，騎慢點兒！」
    「得嘞！您買早點去啊！」
    「可不，我那大丫頭要吃北新橋兒鹵煮火燒！」
    「嘿，嘴還挺刁。得，不耽誤您，快去吧！」
    這其實是大多數胡同串子生活的縮影，鄰里間都熟識，
早起問候問候也成了習慣。



























      我心裡逐漸有了答案。有時候回憶的確幽遠得如同上
古的情話。
（借此篇小文抒發一下我對家鄉，對胡同味道的不了情。）




    「你說，為何人們總喜歡談及以往？」 
 
    「我……不知道。」 
 
     她和他分別前最後一段話，平淡而無味，就這樣為一段
盛載青春的歲月標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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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上顯示著今年聚會的時間和地點，以及時間地點
的躍動。他就這樣工作著，待文字靜止，才緩緩在群組中
回覆一句：「到時見」。 


















      她來了。 
 




     「好久不見。」 
 
     「是啊，上一次也是班會聚會。你……」 
  
    「換個位置聊聊？」她不待他應允，自顧自走去一個瑟
靜的小角落。 
       




     他維持著與她相同的步調，隨著她走到無人的角落。 
 
    「你沒變呢，和以前一個模樣。」 
 
    「是嗎？」她昂起了嘴角，那抹不自然的唇色緊握著他
的雙目，她調笑的目光直壓著他的心扉。 
 
    「我想，我錯了。誰不會改變？」他無奈的笑了兩聲。 
 
    「你沒留心聽他們的話。」 
 
    「看出來了？」 
 








     杯緣殘下的，是在職場上大方得體的紅霞。 
 
     記憶中的粉紅以及點點殷紅，才是留在他心中的她。 
 
     她察覺了他的異樣，緩緩拿出紙巾拭去唇上的顏彩，輕
吐一句：「那時，你不喜歡我塗，總擔心……」 
 
















    「你記得分手前的一段話嗎？」她低頭歛下雙目。 
 
    「嗯。」 
 
    「那，為甚麼呢？」她抬起頭，直直的望著他。 
 
     流動的分秒凝滯了空氣，他從乾涸的喉嚨發出一聲
「我……」 
 
    「送我回家，好嗎？」她靜待他的答覆。 
 









    出乎他們意料的是，他們之間不因靜默而尷尬。從前是，
如今也是。沉默是沉重的，亦是最輕盈的。 
       
    「到了。」她聽出他聲音的異樣。 
 
    「你，捨不得？」她的聲線略帶調笑意味，他弄不清她
的想法。 
 
      或者從沒清楚過。 
 
   「我們都變了，不是嗎？」她仍低歛著雙目，平淡地陳
述著。他聽進耳內，只留得一陣默然。「你的答案從前我
就清楚，從前我就清楚得很。」 
    「是嗎。」他低聲輕喃，「我們都變了。」 
 














     在長河中，總有人擲下一顆石子便無聲的退出，不翻起
一片漣漪，還有一些，獨留倘大的河面。
    有時我們都會幻想不會出現的未來或並沒有走過的過
去。只是一幕幕的幻燈片閃過總會想 :「如果真的有發生過
那該多好」。
    






    我從不相信一切有其定數，更不相信種下的所謂前因後
果，只相信在阡陌紅塵中所作出的選擇。
    
    在花似的年華之中，追求的是轟轟烈烈的愛情。然而繁
華過後注定是落寞，放盡夏日的煙花後終要走進秋風瀟瑟。
但請相信走遍紅塵之後，前方總有等待你的胡不歸。
    
     總有一天，你會明白徐志摩所說的「得之，我幸 ; 不得，
我命」，心中有情，請深愛 ; 心中無情，請徹底放棄。等待，
本來便是一個錯誤。
    
     心有情是晴，心無情也是澄。
































































       































       
滅，煙灰無聲落到缸裡。他呼出一團白煙，煙霧裡是個身
穿白色 T 恤的青年，吸引他的目光。






















































    他寵溺地一笑，邁步向她走去，旋即單膝跪下，整套動
作如行雲流水，優雅而又不浮誇。她被他唐突的舉動感到
意外，頓時不知所措。
    「嫁給我。」
     聲音冷冽似泉水，卻一語擊中她心湖。
     清風吹送，她的長髮及腰，在這個多愁善感的雨季飄
揚。一直不安定的心被他收服，納進他的羽翼下。





   「給我一生一世的時間，讓我守護你。」
    那年杏花微雨，她牽上了他的手，露出了最感動和幸福
的笑容。
   窗外寒風蕭瑟，雪為大地鋪上了一層厚厚的糖霜。屋內
溫暖洋溢，炭火燒得紅烈，烘得一家人暖意洋洋。
   她坐在搖椅上，一針一針地縫補兒子的口水帕，又不時
看著在地毯上與柴犬打滾的小孩。柴犬和小孩雖然只相處
僅僅只有三年時間，感情卻厚比家人。
   安逸的環境令她沉醉，如此平凡的生活看似簡單，卻是
人生中最美好、難求的時光。小孩一陣咿咿呀呀的聲音吸
引了她的注意，原來是柴犬咬下了包著他小手的手襪。
    聞聲，他從書房走了出來，柴犬乖乖地把手襪叼到他的
腳邊。柴犬在他的撫摸下似是十分滿足，像是被主人稱讚
後展露的開心。
   他為孩子重新戴上了手襪，用指尖輕輕地戳著孩子柔軟
的小臉蛋。小孩似是不滿他的舉動，便把他的手指往嘴裡
塞，當成奶嘴啜著。
    小孩可愛的舉動逗得他哈哈大笑，一下子抱起孩子，高
高舉起。小孩在高處俯望他，開心得牙牙言語，小爪亂揮，
小眼笑成彎月。
    她也忍不住失笑，一臉寵溺地看著這兩個在她生命中最
重要的男人。
    他單手抱著孩子，另外一隻手輕輕撫摸著她的長髮。她
靠在他溫暖的懷抱里，看著孩子貪婪地吸吮著他自己美味
的大拇指。
       
   「若要將幸福訂下一個限期，」溫柔而又磁性的聲音在
她耳畔輕輕響起，撩動著她的心房，心湖泛起層層漣漪。
    「我希望，是一萬年。」
     那年隆冬降雪，他輕吻著她的秀髮，執手相伴。
    孫女向她揮手，示意她可以離去了。但她仍站在幼兒園
的大門，微笑地看著小女孩一蹦一跳地走進校園，兩條牛
角馬尾甩了幾個弧度。
    她緩緩地向街角的冰室走去，他正在等她。
   冰室一如往日，人流不多，大多都是街坊在這裡閒聊小
聚。幾十年來，他和她的下午都是在這裡渡過。
   他嫻熟地把魚肉裏的刺起掉，然後放進她的碗裡。她又
習慣性地把蝦殼剝掉，將蝦肉放進他的碗裡。幾十年來，
都是如此。
    眼見茶壺裏的水仙茶快將見底，他招手喊：「小平，快
來加水。」
    她的手一抖，筷子掉在桌上，其他街坊也用奇怪的眼光
看著他。
   她扯了扯他的衣角，細聲道小平已經在前些年去世了。
他眸里閃過一絲的震驚，旋即笑意盈盈，把事情模糊過去。
   他挽著她走在小巷裏，即使他的大手已經滿佈皺紋，仍
能夠牢牢包實她的手，給予她所有的安全感。
    路過雜貨店，他停在店前，恍然大悟地說：「噢，我忘
了買醬油，家裏的快用完了。」
    她心裏一陣寒流流過。昨天，他才買回了醬油。
 103 
    她堅持要和他一起去看病，他拗不過她的堅毅，道出了
真相。
     原來，他患上了老人癡呆症。
    那年初春，他擁著她嬌小的身軀，輕撫著她因哭泣而顫
抖的背。
    他的病情惡化得十分快，快得令她不能接受。




    這些，她都一一為他打理，在物品上貼上相應的標籤，
在相簿標註年份和內容，在日誌裏寫下每天所發生的事，
讓他在睡覺前細閱一番。
      直至有一天，他開始遺忘她。
     她猶如晴天霹靂，心如刀割。她以為有這麼多年的感
情，即使他忘記世上所有人，他還一定記得她。




      可是，他辜負了她的期望。
     前幾年起，他已經將她從生活內剔除，將她往外推，把
自己困在一個空間里，但她仍不放棄。
     她每天會準時遞上飯菜，在門外朗讀著當年他們一起看





    這些年來辛勤細微的照顧，對她的身體造成負荷，健康
狀況每況愈下。她不希望離開他，不想他孤獨一人，一直
拒絕入院留醫。
    直至在幾次昏厥後，兒子和媳婦堅持她一定要住院醫
治，她也不能照顧自己時，才答應接受住院療養。
    可惜病根深種，雖然兒媳孝順，孫女可人，亦難以圓她
的心願。
    每天，她都躺在床上，側頭看著窗外的飛駁鳥成雙成對，
望見醫院庭院裏翠綠的連理枝，都不禁悲從中來。
他，一直沒來過探望她。
   當她睜開眼，看見兒子和媳婦眼紅紅地看著她，孫女撲
在床邊哭得一抽一泣，瞧見護士姑娘為她戴上呼吸器，她
便知道自己日子餘下不多。
    生死各安天命，她向來把生死看得很淡，只是十分執著
於感情。
   窗簾白紗輕輕搖曳，她仿佛看見天使來接她走，於是她
緩緩地合上眼簾。





   她無語凝噎，熱淚順著臉龐流下來。她似是看見當年的
他，一頭利落的黑髮，濃密的劍眉，眼若寒星，挺拔的鼻
樑，雙唇緊抿，恰如少年初見時。
    他輕輕撥開她額上的碎髮，俯身印下吻記。
    她欣慰地笑著：「我還以為，你不來了呢……」




   「你愛我嗎？」她嬌嗲地問。
    他嘴角上揚，眼神內盡是寵溺，緩緩地點了頭。
   你對我的愛，再沒有限期嗎？」她思索了一會兒，補充
道 :「不是一生一世，也不是一萬年，是永遠的永遠嗎？」
    他嘴角的笑容更深，露出了淺淺地梨渦，伸手摸了摸她
的白絲，掃開她眉間的皺紋，輕輕地點了頭。
   她心滿意足了。看見他年輕的臉龐，舉手看著自己滿佈
皺紋的手背，不禁慨歎：「我，都已經老了，可我對你的愛，
永遠都不會有限期……」
    「假如還有下一世，你還會……娶我……嗎……」
    疾風吹來，白紗揚起，吹起了杏花花瓣，飄到了她的床
邊，躺在她手心中。




    究竟星能有多閃耀？看看武曲就知道了。
    我眼內的武曲星，是全宇宙最明亮動人的。
    武曲，原意是北斗七星中的第六星。但由二零一七年八
月始，有二十一個人賦予這兩個字非凡的意義。
    起初，此星只有十三人。十三人付出時間和汗水，為著
不知名的人而努力，幻想要怎麼向那些人炫耀努力的成品。
































    酷愛橙的男生，謝謝你。由第一晚開始直到現在，你都
被大家取笑，可幸你並不小氣，不但沒有指罵我們，還認
真擔任愛橙的角色，嘻嘻！









    鍋雲，謝謝你。你老是擺出一副奇怪的表情，又愛強裝









    後來，武曲多了八個初生嬰兒，雖然臉上皺皺巴巴的，
但總是咯咯的笑著，很是可愛。





























    瘋翠，為甚麼要說我牽強、為甚麼要捏碎我的玻璃心？
為甚麼你要給我假相？為甚麼要和豬隊友同組？好吧，給
你些時間，多出席聚會，在聚會中慢慢解釋。










    武曲，原本只是很普通的兩個字，後來因著這些人，給
了二字一份感情、又不僅是份感情。於是武曲成了一個烙
印，把一大堆鳳爪，印進了我的生命。




    秋 感懷贈朱兄
    乙未殘暑夜，布衾冷似鐵，不敵五更寒，黃粱殘夢頓消
亡。苦夜長，秉燭游，忽來秋風撲面乾，始知枯榮來。
































































    輕輕一按，她的身軀被送至火化爐，眼前的幕門便隨即
關上，隱隱約約聽到機器運作的吱吱聲響。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倫送我情。」人生相遇，相識，相知，相惜；分隔，
分散，分離，分別。




















       














    婆婆：
   你好！先自我介紹，我是你的孫女，嘉儀。不知最近你
過得怎樣？猜想你收到此信定會驚奇。請別誤解這是詐騙
信件，那有騙徒那麼用心手寫信給你呢！
















    問世間情是何物，那情終究是無水之溪。只靠血去廷續，
教人無可奈何。仨然，蝴蝶迎面而來，靜待桌子的一隅。
       
沒有揮動翅膀，活出他的餘生。彷為前生的罪而停下懺悔，
為下世積福。
    閒時，總愛逛逛海邊，看那魚兒暢泳。總有旁人放生，
也許你在放生自己，放過我們。是生是死也好，也盼得知
近況。
   「你，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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